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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了这么久是因为没找到“调调”

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改编自豆瓣长帖《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

嫁人了》。2013年，原作者李海波在豆瓣开帖，以吕钦扬和凌一尧的名字，连

载了一段爱情长跑故事，发布以来感动了千万网友，陈国富也是其中之一，

他当年就买下了长帖的版权。

陈国富笑说他当时与作者李海波联系购买版权时，还被对方当成是骗

子，“他虽然听说过我的名字，但是不太相信我会和他联系。”陈国富就让人

帮他拍了照片，写上“海波加油”，“我发给他看，他才相信。”

《我要我们在一起》吸引陈国富的原因，是故事里的爱情，有特别的烟火

气，“我们一般看到的爱情题材都是悬浮的，我们会觉得爱情有阶层。但是，

这个帖子写得特别细碎，有很多家长里短，非常生活化，甚至有很多细节微

小到我们甚至不会放到台面上去说。比如花45元买了玩具熊，结果被凌一

尧亲戚的孩子拿走了，为此不高兴纠结半天；想买个便宜手机又凑不出钱；

为了讨生活去卖爆米花……你看的时候就会被这些细节说服，很接近现实

情景，很容易联想到自己身上，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共鸣。”

2013年购买版权，2021年影片才得以上映。为何拖了这么久的时间，陈

国富坦言：“简单说就是没搞定，一直没有找到影片的调调。”在陈国富看来，

《我要我们在一起》很生活化，但是做影视改编时，要找到风格，不能变成流

水账，“如何拍一个有烟火气的故事，但又能让观众感觉到其中爱情的跌宕？

中间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语调来改编，过程很坎坷，帖子原作者也参

与剧本创作很长时间，但是一直觉得我的初衷和手段之间没有匹配。”

陈国富笑说，始终无法“匹配”，可能是自己想太多了。“我对这部电影一

直有期待，希望它有复古的情怀，又特别扎实，这里的爱情是在尘土里。国产

爱情片里写打工人的不多，一个打工人为了加班费，会冒着生命危险喝大

酒，会和工头打架，我希望电影能将这种尘土里的爱情呈现出来。”

除了对剧本一直不满意外，陈国富也始终没找到合适的导演。他坦陈前

前后后有很多导演参与，但是对接起来都有问题，一直没找到他想要的平衡

点，“不违背初衷，很难。”

等到一个年轻导演 找到“爱情绿洲”

由于一直无法推进，陈国富只好将《我要我们在一起》搁置。突破这个障

碍，是导演沙漠的选定。《我要我们在一起》是90后导演沙漠执导的首部电

影，而他此前只导演过网剧《你好，旧时光》。但陈国富透露，两人认识其实已

有十年之久。

陈国富和沙漠认识是在拍摄《转山》时，那时沙漠刚考进北京电影学院，

到剧组当实习生，做没有经验的导演助理。“之后很多年没有联系，沙漠快毕

业时又出现了，我问他要考虑来我这儿打工吗？我那时心中还没有把他当成

职业导演，对他还是《转山》时实习生的观念。他那次和我聊得很正向，也没

有觉得自己马上就是导演了而开始端着，然后就又消失了。我第三次看到沙

漠的名字是因《你好，旧时光》。其实我平时不太关注剧，但是看到他的名字，

就看了看。我对这个剧没有任何了解，但是第一集几个场面的处理，我觉得

这小子很有出息，他已经成了自己的气候。我不知道《你好，旧时光》的剧本

他参与了多少，选角参与了多少，他对这部剧有多大的参与程度，但我的专

业信息告诉我，这个导演有东西。后来约他来公司聊天，聊他的事业发展，我

就突然想到这个题材。当时这部电影已经被我搁置了不只两三年，我问他要

不要试试看。我没有考虑他一下子从网剧跳到电影，会不会不适合，我的脑

中只是突然冒出来一个念头：《我要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胶着没有推进，原

来我也许是在等一个年轻导演。”

陈国富拍摄《我要我们在一起》的初衷，是他对古典爱情信念地执著。可

是之前和很多导演聊时，他们总是不自觉地就走进理所当然的爱情套路。

“那不是这个题材的出路，我甚至有些心理障碍了。我看了沙漠的剧，和他接

触，加上他的审美，又觉得拍摄《我要我们在一起》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

然而，当时在听了陈国富的提议后，沙漠并不太积极，因为觉得和《你

好，旧时光》题材类似。陈国富说：“我也没有再强硬推销，结果他回去后看了

帖子，把作者出版的长篇小说也看了。然后他说找到拍摄《我要我们在一起》

的那个点了——原来谈恋爱的人心里是要有块绿洲的，为了心中期待的接

近理想的爱情，会努力奋斗、吃苦。”

沙漠的“爱情绿洲”契合了陈国富对于《我要我们在一起》的要求。就这

样，《我要我们在一起》被重新启动，并在今年5月20日上映。

陈国富：尘土里的爱情更吸引我

爱情的信念感永不过时

《我要我们在一起》聚焦现实爱情，真实再现了爱情中不

可避免的困境：年少时不以为然的物质条件，却成了爱情最

难迈过的坎儿。吕钦扬在最无能为力的年纪遇到自己的公

主，但现实的阻碍却难以逾越；凌一尧在最美的青春年华无

畏地爱着，但未来的柴米油盐又会是新的阻碍。

故事放了八年之后，当初的男女主人公感动过读者的爱

情，还会令现今的年轻观众心动吗？陈国富认为，八年前爱情

面临的现实难题，在当下，仍然在考验着相爱的人们。电影中

这段理想化的爱情，正是最初打动他的原因：“如果没有理想

化，那我为什么要拍爱情故事呢？这份理想化正是打动我、让

我想拍的原因，我还是相信，以往、现在和未来，每个人都还

是对理想有一丝执念，虽然这份执念会不停受到冲击考验。

你可以无限放大冲击和底线，但也可以回观我们共同分享的

信念感，不同人承受冲击的临界点不同，可能有些人的信念

感很快就瓦解了，但一定的理想化还是有必要的。”

陈国富表示，在拍摄的漫长过程中，他一直没有过多在

意票房这个问题，这对一名监制而言，可能是没尽到责任：

“我在意的是有没有捕捉到原帖的尘土味，主人公是不是真

的在尘土里谈恋爱，而不是飘浮的理想化爱情。这期间团队

也和我讨论这个问题，甚至会说吕钦扬如果活在现在，他会

不会开网店？如果这么想的话，那我原来想捕捉的那种感觉

就不成立了。现在我们还会看到快递小哥、建筑工人，他们还

是很大的群体，不能说因为他们不进电影院，所以我们就不

拍他们的故事，这个观点我不苟同，不符合我的创作理念。”

陈国富更想解决的问题，是影片是否给了观众一个完整

的爱情体验。因为原帖的结局就是三种可能性，提及改编，陈

国富透露，“我看了很多文本，好几种不同的尝试方向，结局

也是天南地北的差异。做试片调研时，也有很多关于结局的

疑惑。你不能说原帖就是有三种可能性啊，这种说法对影视

创作者来说是不负责任的。不一定是喜剧、悲剧、虚构的假想

的圆，但是总归要有个闭合，你得有个说法，让观众离开影院

时觉得是完整的体验。”

问及陈国富担任《我要我们在一起》的监制，除了剧本改

编、选择导演之外，还做了哪些具体工作？陈国富笑说：“好像

每个环节我都参与了，但是也可以说，我好像也没做什么。我

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提问题，提我觉得重要的问题，对导演、

编剧、演员、剪辑、配乐……每个主创环节我都提问题，我不

常出现在片场，但我会一直检查，反省。”

陈国富表示，《我要我们在一起》这种爱情题材，“如果以

后碰到，我还是会深究的”。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陈国富监制的影片总是和徐克、冯

小刚等大导演排在一起。但陈国富透露，这些年来，他其实三

分之二的监制工作是与新导演合作，包括《画皮2》的导演乌

尔善、《火锅英雄》的导演杨庆、《星空》的导演林书宇、《少年

班》的导演肖洋等等。

陈国富说自己做导演时很随性，不考虑市场连续拍了好

几部文艺片。作为金牌监制，陈国富当得风生水起，作为导

演，陈国富却“沉寂”了很久。陈国富坦言，由于手头工作很

多，精力被过度分散，没有太多时间让自己停留下来进行反

刍总结。“现在时间都是碎片化的，手上掌握的时间和精力都

有限，不够我完成一部导演作品。做导演真的要静下来，非常

专注。当然我也不能把这当成不做导演的借口，但是你对于

自己要做什么必须心知肚明，抉择和专注是最重要的。”

陈国富表示，自己倒也并不焦虑，做好当下手头的工

作，给自己留出时间闭关思考。闲暇时的他喜欢看老片。身

处繁杂喧闹的环境中，陈国富却想尽量让自己少受外界影

响。或许也正因为能保持着自省和清醒，游离于纷杂的信

息之外，陈国富才能让直觉和经验成为他做电影的“秘

诀”。 （据《北京青年报》）

现实爱情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于5月20日公映，电影上映首日累计票房破亿，斩获单日票房冠军。对于影片监制陈国富而言，《我

要我们在一起》是他八年前的一个心愿的完成。与陈国富监制的《狄仁杰》系列、《寻龙诀》这些大片相比，《我要我们在一起》实在是体量有

些“娇小”。可是在陈国富看来，制作电影没有大小之分，投入的精力和热情都是一样的：“我的心情都很接近，就是想做能留下来的东西，不

管类型如何、体量大小，我都怀有很高的热情，因为电影制作过程很漫长、辛苦，像是拿生命在拼搏的事情，如果你怀着功利目的，那么拍电

影对你来说是很辛苦的事情，你不如选择一份更为轻松些的工作。拍电影时需要你24小时投入其中，甚至有时候做梦都会与电影有关。”

《《我要我们在一起我要我们在一起》》剧照剧照

陈国富陈国富


